
当交响乐遇见文学故事，一次音乐与文

学跨界“联姻”的梦幻之旅就此展开。这场梦

幻之旅的“领航员”由著名指挥家张艺担任，

携手上海爱乐乐团和小提琴演奏家黄滨，共

同为申城的乐迷们和文学爱好者们开启一场

交响乐与文学的盛宴。

说到文学作品与古典音乐的结合，想必

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大文豪莎士比亚是人们

耳熟能详的英国戏剧泰斗，他的诸多作品就

是古典音乐作品的灵感。记得是在2016年

的岁末，正值莎翁逝世400周年，来自莎翁故

乡、被誉为“英国三大古乐团”之一的英国合

奏团访华演出，为中国观众上演了一套融汇

了莎翁情怀的音乐会作品，至今令人回味。

与当年那场音乐会不同的是，日前的这

场“共生之旅”则是中西合璧，同时也是中国

古典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的一场时空对话，

更是西方交响乐融入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

尝试。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以

小提琴协奏曲形式首登交响乐舞台，由俄罗

斯当代作曲家阿尔弗雷德 · 哈里耶维奇 · 施尼

特凯创作的《仲夏夜之梦》和《果戈里组曲》迎

来了其中国首演。

上半场的两部作品均为中国作品，都与

中国著名作曲家黄安伦密切相关。黄安伦7

岁已完成其第一册钢琴曲集。中国近代音乐

大师马思聪评论他“有很丰富的想象力”。他

的作品几乎涵盖严肃音乐的全部领域，包括

歌剧、芭蕾舞、电

影、合唱、声乐、

室内乐、器乐独

奏、百老汇音乐

剧及 20余部交

响音乐，堪称作

品最多的中国作

曲家之一。当晚

乐团首先演奏的

是他非常出彩的

《塞北舞曲》，该

作品曾上演于

2003年 维 也 纳

中国新春音乐

会。该作品节奏

感极强，黄安伦

巧妙地运用了

“塞北民间吹打

乐”这一鲜活素

材，气氛活跃，旋律优美，张弛有度地将塞北人民豪爽

热情的个性展现在人们面前。尽管这是一部充满中

国民族元素的舞曲，但乐团的各个声部在演奏中相得

益彰，增添了作品的广阔性，令其自然而然地实现了

中西交融。

中国名著《红楼梦》于1987年改编成电视剧搬上

荧屏，引起轰动并成为难以逾越的经典。作曲家王立

平为之谱写的系列音乐作品，如《枉凝眉》《红豆曲》

《葬花吟》，至今仍令人称道。文学与音乐的相互加持

与提升，《红楼梦》不仅诞生了电视剧的交响乐

配乐版，延伸出了供音乐会上演奏的版本，再到

后来华裔大提琴家李垂谊与香港音乐家黄学扬

联手，将王立平原作的6首曲子改编成的《红楼

梦大提琴随想曲》，每一次的嬗变都充满惊喜。

此次音乐会上演出的版本是黄安伦编曲的小提

琴协奏曲，担任小提琴独奏的是曾荣获意大利

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的著名小提琴家

黄滨。小提琴协奏曲版的《红楼梦》为黄滨量身

定做，黄滨的运弓流畅连贯，揉弦微妙到位，不

仅完美配合了“剧情”的发展，更是把原作中的

文字，真实生动地用音乐呈现了出来。小提琴

协奏版的风格细腻、自然又宁静明朗，与张艺执

棒下的乐团共同诠释出音乐与文学的共融性、

互动性，迸发出艺术性、思想性、共鸣性。

下半场的两部作品均为中国首演，由俄罗

斯当代作曲家阿尔弗雷德 · 哈里耶维奇 · 施尼特

凯创作，他与杰尼索夫、古拜杜丽娜并列“俄罗

斯当代三杰”，被俄罗斯媒体称为“20世纪最后

的天才”。他的“复风格”俨然已成为解读他作

品的一大关键词，或者说施尼特凯即代表着“复

风格”。《仲夏夜之梦》原为莎士比亚创作的一部

富有浪漫色彩的喜剧，讲述了一对有情人终成

眷属的爱情故事。门德尔松曾经创作过《仲夏

夜之梦》。如果带着这样的代入感去聆听施尼

特凯创作的《（非）仲夏夜之梦》的话，那么一定

会惊诧不已，如此大的听觉反差，或者说音乐上

的处理是那么截然不同。在乐团演奏中，随着

羽管键琴的加入，

更多巴洛克的元素

依稀明朗，将莫扎

特的早期风格融合

在了整部作品之

中。似《仲夏夜之

梦》，却又非《仲夏

夜之梦》，这也许就

是本作品最贴切的

表达吧。

果戈里是俄国

现实主义文学的奠

基人。他的创作与

普希金的创作相配

合，奠定了19世纪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的基础。施尼

特凯创作于上世纪

80年代的《果戈里

组曲》则将《死魂灵》《肖像》《外套》《钦差大臣》等多部

俄罗斯文学作品浓缩其中，随着现场乐队演奏的逐渐

深入，部分音乐主题元素若隐若现，是熟悉的“乐圣”

贝多芬？还是“神童”莫扎特？还是舒伯特创作的音

乐？熟悉的旋律慢慢浮现又淡出，迷离与彷徨，幻想

与现实，引领着现场观众拨开迷雾一听究竟。音乐与

文学融为一体，而交响乐独具匠心的魅力也获得升

华。文学为交响乐打开叙述的大门，交响乐为文学推

开了引人共鸣的窗口，她们同体共生、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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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鹮归来 ◆ 朱锦华

“上海之春”长三角专业舞蹈展演巡礼

海派芭蕾、前溪古舞、安徽花鼓、南京绒花、

龙泉宝剑、镇江醋艺、敲打莲湘……在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举办的“上海之春”第二届长三角舞蹈

展演之中，观众所欣赏到的不仅仅是舞蹈本身。

肢体语言如同载体，成为了琳琅满目的长三角地

区文化艺术之集中呈现。全球化历程引发文化

同质化忧思的当下，保护地区文化特色，成了当

务之急。从这一点来看，“上海之春”搭建“长三

角舞蹈展演”之平台，起到了地区文化汇聚展示

和传播交流的作用，将在未来引领地区舞蹈的传

承创新。

展演中来自沪苏浙皖四地的舞蹈院团，不约

而同将创作内容瞄准了地区特色资源，以此为遵

循，潜心设计独具特点的舞态和舞容。浙江的

《春水前溪》，其创作之根，深扎于古舞“前溪”的

复现基础之上。“前溪舞”自南北朝时期发轫，当

时有“舞出前溪”之说。然而这一古代达到相当

艺术高度，甚至成为美妙之舞代名词的前溪舞，

却极少留下文献。浙江的舞蹈家从诗歌、壁画之

中，摸索出“出胯”“回首”等动作元素，并进行了

全新的组合创作。《春水前溪》格调“哀而不伤”，

动态婉约优美，恰如诗人笔下之句章。上海芭蕾

舞团和上海戏剧学院的《花季》《永生花》创演，建

立在“海派芭蕾”规范精巧的训练体系之上。服

饰和道具摈弃繁复，选择极简，突出舞者动作演

绎之本体，两个舞作的特点在于造型精准多变，

衔接丝滑流畅，富于独特的诗意精致，给人以空

灵、唯美的享受。上海歌剧院舞剧团的《血印桃

花》挖掘本土红色题材，以龙华烈士为创作原型，

“撑肩托举”的双人舞高难度技巧，令观众折服。

着眼于地区特色资源，长三角舞蹈院团巧思

求变，别出机杼，于旧有的舞蹈语汇之中，寻求创

新性发展。如果说，舞剧体验的是跌宕起伏的戏

剧“过山车”，那么时长数分钟的舞蹈小作品，观

赏的则是编导之匠心独运：运用旧有的“动作

库”，拼组出全新的舞句和意境。朝鲜舞《云迹》

在传统扇面上，延伸了边缘。原本朝鲜族“扇子

舞”以典雅、舒展见长，再配合着道具的创新，形

成了连绵不绝、行云流水般的动作质感。安徽凤

阳的作品《幸福快车》以传统道具“岔伞”的旋转

手法叠加，拟“轮毂”之物态，加之别开生面的群

舞编排，栩栩如生地反映了新时期乡村生活积极

向上之面貌。南京的《秋熟》则筛选舞蹈语汇，巧

用了“打莲湘”的素材，沿用传统叩击身体部位发

出声响的动作，赋予其“割麦”之语义。上海戏剧

学院的作品《鸿鹄高志》创新结合了古典舞与现

代舞的语汇：古典舞铺设出缥缈、高洁的氛围，喻

精神之高远，而现代舞展现了上下求索的四方之

志，咏青年人之蓬勃朝气。

“谁不跳舞便是不懂得生命的方式。”舞蹈所

承载的从来不仅是肢体动作本身，而是习俗、情

感、技艺、生活方式等集合。虽为无声的肢体艺

术，却在这个仲春时节，诉说了言语难以表达的

精彩华美之篇章。

以鸟形入舞蹈者，芭蕾舞剧《天鹅湖》和

民族舞蹈《雀之灵》堪称经典之作。上海歌

舞团创作的舞剧《朱鹮》亦以朱鹮鸟为主角，

模仿朱鹮“涉”“栖”“翔”等方面的“拟态舞”

惟妙惟肖。剧中的“群鹮舞”登陆2021年央

视春晚，艳惊四座，观众深切感受到朱鹮之

美，继而引发各路舞者学习翻跳，掀起一股

舞蹈热潮。日前，该剧又参与到第38届“上

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之中，在国际舞蹈中心

上演。

《朱鹮》以时间为线，选取古代、近代、现

代三个时期，用情景舞蹈来展开故事，叙事

流畅大气。上半场可分为远古田园的有序

耕作、7只朱鹮展翅翱翔、24只朱鹮水边觅

食嬉戏又远翔迁徙等场景；下半场有工业污

染下群鹮的垂死挣扎、鹮后之死、博物馆瞻

仰朱鹮标本、朱鹮归来等场景。通过独舞、

双人舞、群舞等编排组合构成场景舞蹈，从

朱鹮的视角来构建全剧。

鹮羽作为一个独特的意象反复出现在

剧中，贯穿全剧。该剧是“拟态舞”的又一佳

作。主创通过认真观察朱鹮的生活习性，捕

捉其日常神态，准确地提炼出可舞性舞蹈动

作——“环臂羽冠”。这个独特的朱鹮式舞

蹈动作非常形象，演员一只手的指掌微收

像鹮冠置于头顶，手臂屈肘放于脑后，同时

另一只手从身后绕腰别于另一腰侧。以

“环臂羽冠”为核心，演员用一整套舞蹈动

作模拟朱鹮的各种神情，有远望近观、点头

抬头、颤动头部、抖冠、挠痒、抖羽、洁羽，

玩耍嬉闹时的蠢蠢欲动，闲庭信步时的端

庄高贵，半掌碎步、跳跃盘旋时的踮步、俏

皮时的半抬腿对步，飞翔时的舒展，折羽时

的紧垂……生动展现朱鹮的多种习态。这

些专属的鹮式舞蹈动作语汇既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人和动物之间的特殊情感常常成为创

作中的一个聚焦点，《朱鹮》虽以朱鹮和人的

感情为线，但它独辟蹊径，寄意大爱，讲述生

态环保的永恒话题，人对物种、种群的保护

和珍惜问题。无论是远古怡然自得的悠闲，

还是工业文明进程下对环境的破坏，抑或是

生态危机中人类对周遭生命的漠视以及由

此带来的种种反思。

全剧的舞美、服装、头饰、灯光、音乐等，

共同营构出唯美浪漫、如诗如画的意境，呈

现出中国传统泼墨式的诗意美。鹮后的饰

演者朱洁静舞蹈动作干净漂亮，塑造了一只

灵动优雅的朱鹮形象。鹮后跟群鹮在一起

的奔放舒朗，跟樵夫在一起的调皮可爱，在

工业污染下的趔趄挣扎，与故人重逢时的欢

欣热烈，眼看着群鹮死去的悲痛伤心，临死

无奈与落寞背影下的灵魂震颤，在博物馆玻

璃展橱里最后的倔强。朱洁静把握住朱鹮

的神韵，赋予朱鹮如人类一般的情感。她用

自己丰富的肢体语言、细腻到位的表情、层

次分明的情绪让我们感受到一只有血有肉

的真实朱鹮，达到形神合一的境界。让观众

跟随时空流转，了解到朱鹮悲凄的一生以及

这个物种的覆灭，让人扼腕，让人叹息，让人

动容。她演朱鹮，似朱鹮，是朱鹮！

“为了曾经的失去，呼唤永久的珍惜”，

从1981年陕西洋县发现的“孤玉七只”到今

日的“千鹮竞翔”……我们珍视生物，珍爱生

命，珍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一如我们的

真切呼唤——朱鹮归来！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参演项目《无论西

东》——“方锦龙和他的朋友们”音乐鉴赏会日前

在凯迪拉克 · 上海音乐厅上演。国乐艺术家方锦

龙与吉他演奏家段昌武、打击乐演奏家徐德梁、贝

司演奏家蔡继文一同，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音

乐与文化的盛宴。如果用一些词来总结这场演

出，大概会是“一场讲演、两本游记、三种声音”。

这是一场讲演，融乐识于乐声。整场音乐会以

夹叙夹演的形式呈现，国乐知识穿插于演绎之间，关

于乐器，也关于乐曲。方锦龙以巧舌如簧之“簧”字

引入，就簧类乐器与竹制乐器展开了极为生动的介

绍。从出土于河南舞阳县、来自9000年前的

贾湖骨笛，到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笙与

饱含中国文人意蕴的箫，再到唐宋时传入日

本，后在中国式微的尺八。方锦龙用乐音在

观众眼前展开了一幅历史画卷。

而从乐曲来说，不论是方锦龙随《酒

狂》的音乐节拍拟步醉态，由此呈现出的中

国写意文化；还是对《彝族舞曲》的细节加

以模弹，讲解如何借琵琶来呈现舞蹈中的

柔美神韵，进而达到器声与舞态的共通；抑

或是《十面埋伏》中，通过碎片化的展示，拆

解乐曲中战车飞驰、刀枪碰撞、战马嘶鸣之

意象……其所带给听众的那一份震撼，显

然不能仅凭音乐完成。

“文化自信”在方锦龙的演与述中不断

被凸显、强调。而在过程中，方锦龙还不时

幽默地调节气氛，如把无琴弦、无琴键、无音高的

锯琴戏称为“三无”乐器，引得台下欢声笑语一片。

这位学识与乐识双“识”兼备的艺术家，将中国文

化融于音乐演绎之中，让观众在听音乐的同时，也

“触摸”到了一件乐器、一首乐曲其背后的历史。

这是两本游记，我们在音乐中领略各地风

土。方锦龙先后两次带领现场观众开启充满未知

的音乐之旅。一是《千年回响》，展现的是国内风

土，另一则是《五弦琵琶世界游》，描绘的是域外风

情。两本游记也是自此而来。

《千年回响》呈现的是方锦龙多年来通过采风

累积的硕果。从汉族的骨笛、笙、箫、篪到云南少

数民族的巴乌、彝族的口弦、佤族的“嘚”、海南黎

族的鼻箫，哈尼族的其篥……每一件乐器的出现

与展示，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都是一次惊喜——

惊于乐器的样式繁多，更喜于它们的音色纷呈。

正如方锦龙自己所说：“我的采风还将继续下去，

希望到时能与大家分享更多的民族乐器。”也让这

本游记的续写成了一种美好的期待。

如果说《千年回响》是通过诸多民族乐器让现

场观众们欣赏到祖国的锦绣河山，那么《五弦琵琶

世界游》则是借由一把五弦琵琶演绎出世界的人

情美景。这一本世界游记一路途经亚洲、欧洲、美

洲，完成了一次半环球之旅。从中国首都北京出

发，模拟三弦的音色仿佛让人置身于北京城的老

胡同。下一站两河流域，阿拉伯风韵在五弦琵琶

的演绎下展现得一览无余。而到了印度，方锦龙

将弹拨琴弦与敲击面板的技法两相结合，使得西

塔尔琴与塔布拉鼓共恰于一体之中。日本是亚洲

之行的最后一站。伴随着清脆的三味线音色响

起，鼻尖宛如弥漫开了恬淡的樱花香气。此后一

曲用日本都节调式演绎的江苏民歌《茉莉花》，满

厅春色更是藏不住地袭来……作为旅行的终点，

方锦龙选择了中国上海，并用一曲《紫竹调》为这

场充满奇遇的旅行画上了句号。

这是三种声音，打破“时”与“空”的边界。中

西相融的声音、古今相会的声音以及历史积淀的

声音，三者共同上演，难分彼此。1934年，电影

《渔光曲》上映，其同名主题曲一时之间传遍大江

南北。不同于原版的人声呈现，方锦龙选用了来

自意大利的锯琴替之。论及中西相融，一曲《忆江

南》扣人心弦。音乐在吉他的低吟中开场，而后是

琵琶与吉他的对答如流。放眼整场音乐会，采用

与之相似却又不同的对话的，还有两首西班牙名

曲《爱的罗曼史》与《阿斯图里亚斯》。琵琶与吉

他，二者的扫弦在抗衡与融合中不断交织，弗拉门

戈的热烈在你来我往间酣畅淋漓。

选自《音乐 · 诗经》的两首作品——《琼瑶》和

《玄鸟》极具古典韵意。《琼瑶》中主题诠释的层次

递进极为巧妙，体现出演奏者的独具匠心。《玄鸟》

中连音的运用更是让人惊喜，这一节奏上的短暂

游离让听者于音乐框架之中与之外不断摇摆。

对于琵琶经典曲目的再演，以《彝族舞曲》和

《十面埋伏》两部作品为代表。前者是方锦龙对恩

师王惠然的缅怀，也是对上海大同乐会各位国乐

先贤的致敬。音乐在琵琶的轮指中娓娓道来，配

以吉他的或分解和弦陪衬、或快轮伴随，加之口弦

的点缀，让这曲《彝族舞曲》动人异常。《十面埋伏》

的收场，是整场音乐会的点睛之笔。加入低音弦

的五弦琵琶有着不同于四弦琵琶的张力。一如王

猷定所写的那般：“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

在方锦龙的五弦琵琶中，人们听到的是成熟

演奏家在舞台上的松弛与游刃有余；一位国乐传

承者对于中国传统乐器与文化承续的信心与肩

负；一位虔诚习乐人对琵琶不变的热忱与初心。

“方锦龙和他的朋友们”赏鉴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从心灵出发，必将到达彼此心灵深处”——

这是贝多芬对于合唱艺术的精准表达。第38届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展演《海上之声，人民

之城》合唱音乐会，今天上午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

广场举行。此前，500张入场券通过“文化云”平

台免费发放，2分钟内被市民一抢而空。人民对

合唱的热情历来高涨不衰，体现的不仅是对音乐

艺术的追求，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抒怀，更是对上海

城市交响的最有力助推。

唱歌跳舞，是人类表达情感的本能，伴随劳动

而产生。非遗项目田山歌、劳动号子等，就是人们

在田间劳作、码头扛包之际，为了统一集体动作的

节奏、振奋劳作精神而产生的情感共鸣与抒发。

部队操练、学校军训时的拉练，也会以雄赳赳、气

昂昂的歌声陪伴。早在《吕氏春秋》乃至10000年

前的贺兰山岩画中，就有集体歌舞的表述和画面

——当然，当时还是集体齐唱。

上海，是中国最早自发开展合唱的城市。

1914年李叔同创作的学堂乐歌《春游》，是一首四

声部合唱，标志着我国合唱艺术进入多声部时

期。即便中国最早的专业合唱团，成立于国立音

专（如今上海音乐学院，也是“上海之春”主要举办

方之一），但是业余合唱团早就自发形成。时至今

日，上海每一个街道、社区，几乎都有合唱团。在

大中小学校中，合唱团活动也开展得相当普遍。

上海的童声合唱水准，在全国数一数二。闵行区

的合唱团数量和质量相对更高，以至于上海市民

文化节的合唱大赛承办方，通常都是闵行。可以

说，这一群众基础最广泛、参与群体最多样的艺

术形式，在上海开展得如火如荼。

在上海发起的街头合唱，是最初的合唱样式，

也是半部民众参与抗日救亡的“艺术史”。抗战时

期，刘良模、司徒汉等爱国指挥家，就在街头指挥

大学生合唱团演唱救亡歌曲。街头合唱团，就是

上海最早兴起的合唱团，唤起热血青年走上抗日

道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当年就时常

在街头唱响。1938年上海民众在街头高唱《义勇

军进行曲》的完整版影像资料，去年刚在国歌展示

馆发布。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的业余合唱活动，

如街道、工厂、部队等群众性歌咏更是得到蓬勃发

展。群众歌曲作品众多，《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

人永远是年轻》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曲目。其中，

《黄河大合唱》时至今日，依然是体现全民合唱水

准的首选曲目。

本届“上海之春”首次纳入多个合唱音乐会和

活动，不仅闭幕式是一台户外合唱音乐会，昨天还

在今潮8弄举办了“春之声”合唱专场——虹口军

之声合唱团、闵行童声合唱团和五夜骑士人声乐

团，分别代表了来自各行各业、各具水准的艺术团

队。顺应当下年轻人的潮流生活，源自意大利的

阿卡贝拉（意大利语：Acappella音译）亦即无伴奏

人声合唱，就连乐器伴奏都没有，纯粹以人声展

现节奏与伴奏，依然能形成器乐一般的效果“交

响”，其优雅的默契可见一斑。此外，已经获得赞

誉的彩虹室内合唱团也首次加入“上海之春”的队

伍——他们的演出一票难求是常态。

合唱，也是上海乐迷心声的外在表达。在歌

剧中，合唱队是必要的组成。上海歌剧粉丝已有

数万人，其中不乏自己也能以男高音、女高音或者

合唱队员的方式登台亮相的。能唱歌剧选段，是

合唱队中的佼佼者。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旗下的

上海大剧院、上海歌剧院，分别从剧场和院团出

发，培养歌剧迷——不仅有听众，还有歌者。他们

在推出“交响合唱演出季”的同时，还邀请具有合

唱水平的歌剧迷，登上上海大剧院的舞台，在歌剧

《漂泊的荷兰人》等名剧中加入合唱队。其中还有

几位不仅是广场舞领队，还能唱女高音，60岁出

头依然身材窈窕的上海女性；也有在意大利等欧

洲外企工作，闲暇之际自费去意大利罗马露天圆

形剧场听歌剧《图兰朵》的男中音……

合唱，更是没有隔阂的国际通行的艺术语

汇。跨越种族、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特殊魅力，

能让全球各地各族人民都融入音符——这共同的

语汇之中。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展现的就是一个

“学习成绩落后”的“放牛班”，通过合唱改头换面

的故事。时至今日，以这部电影音乐为主题的音

乐会，依然广受欢迎。当然，合唱也可表现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品格。《毕业歌》《长征组歌》

《团结就是力量》《复兴之路》等优秀合唱歌曲，折

射的就是中国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以及人民的心

向往之。

从数据上来看，我国已经跻身合唱大国行

列。上海大歌剧院的硬件建设已经眉目清晰，但

其软实力发展，依然需要我们合唱人群在公共文

化活动中发挥更多作用。


